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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莞屏点头。就要见到一个

传奇人物了，这人具有千钧之力，
究竟是何等模样？辛辛阿二说：
“这人是不难说话的。他和国师单
独会谈，声音很大。到底说了什
么，听不清。”

辛辛阿二做了引见。舒莞屏
尽力不让内心的紧张流露出来。

对方是一个青年，年龄并不比自
己大，精瘦。自从见过特使的那一
刻，他就生成了一个概念：干瘦的
形体等同于革命党。他说：“先生，
我听到消息就赶来了，因为，”他
惊讶于自己这么快就端出了那个
理由，“家父是特使的朋友，我前不
久还见过特使呢！从心里仰慕先

生，啊，您这么年轻！”对方微笑时
露出牙齿：上齿稍有内扣。舒莞屏
想不起在哪儿见过这样的牙齿，它
给人结实、咬合力极强的感觉。

年轻的革命党人似乎并未在
意舒府与特使的关系。舒莞屏断断
续续，再次说到了舒府与特使的友
谊。“那是特使出洋前的事。一转眼

多少年过去了。”他看着对方，想得
到一声回应。这个人显然觉得坐在
对面的人无足轻重，真正要紧的话
已与国师说过，只是应付。“认识先
生真是高兴。如果时间来得及，您
能到大城池那儿看看该有多好！”
他发出了邀约。“留待以后吧。啊，

忘了问先生所任何职？”舒莞屏稍
感意外，答：“啊，在下是‘总教习’，
为年轻人习练洋文。”

接下去话语不多。彼此缺乏
深谈的热情。远程赶来的一场会
面即将结束，舒莞屏有些失望。回
到冷大人那儿，舒莞屏将所谈内
容详叙一遍，冷大人说：“好极了，

就是这样！”舒莞屏面有愧色：“可
是，他并无兴趣。”冷霖渡笑了，拍
打他的肩膀：“总教习大人，这就
很好，蛮好。你要明白面前的人是
谁，他是革命党人啊！他们能说这
么多，已经很好了！”

冷霖渡还要在大营住几天，
舒莞屏自己回返。

第十四章
一

酷暑之季的最后一旬，北海
出现了一条大船，距浪荡岛西北约
五十里。它在海雾中不甚清晰，雾
散则显出轮廓：一条很大的火轮，
粗大的烟囱冒出的滚滚浓烟连接
了上方的云汽。那里不是渡轮的
航道，更不是渔场，所以大船的出

现引起了南岸诸多议论。憨儿对
舒莞屏说：“大人，这是我见过的
最大一条船，不知是干什么的。”
舒莞屏马上想到了大型渡轮，说：
“我们看看去吧。”

他和憨儿打马急驰，只一会
儿就到了海边。这段海岸正在码
头与西部渔场之间，观察角度甚

佳，可以看到那条大船的正面。这
里已经有了许多兵士，他们拉来老
式捻子炮，准备架设。整个海边除
了捕蜇场西边还有炮台，其余岸段
早已撤掉，因为近年海上来犯者多
是小股海盗，大炮几无可用。远处
海面上的那条船，看上去比普通渡
轮要大许多。旁边来了一个挎刀

的兵头，憨儿问他是怎么回事，兵
头答：“战舰。”“哪里的？”“还能哪
里，除了官家，谁还有战舰不成。”

他们往回走时，驰过那道沙
岗，发现岗上的瞭望木架换上了黑
色旗子，而从前是红色或白色。憨
儿说：“这是吃紧的意思。”岗南坡

的兵营显然忙碌起来，有几排兵士
正在列队。通向海边的大路上兵

车增多，更多大炮装在车上，盖了
油布。憨儿说这些大炮多来自火

器营：“那里铸的炮越来越大，若
从岸上打船，着实是厉害的。”舒
莞屏怀疑它们打不了那么远，说：
“那船在深海里啊。”憨儿点头：
“那是自然。它停在远处示威，真
要开炮，就得离岸近一些。它打得
到岸上，咱的大炮也就打得到它。

想想看，漂在水上的几门洋炮，怎
么受得住趴在岸上的一排大炮？
那等于送死。”舒莞屏觉得有理。

尽管对海战不乏乐观，但大
城池的气氛已趋紧张。火器营的
大炮仍往沿岸部署，因为从码头
以东到捕蜇场数十里，距离实在太
长，这中间至少需要筑起五六处炮

台。守城的副都统正训练一支精
锐兵士：紧要时开往前线，迎击登
岸敌军。因为这是水陆之战，需要
新的阵法，与山地平原之争完全不
同。为训新营，副都统招来了年迈
归乡的一位水营都尉。老都尉穿
上甲胄，神色衰老而冷肃，而且有
些狰狞，让受训兵士格外害怕。

冷大人白天很少睡眠，与大
公一起召集护城副都统议事。除
了城中武士，其他几个大营也进
入战前防备，帅府正犹豫是否把南
边朱砂滚子万东一部调入大城池。
舒莞屏无心其他，几次想拜见冷霖
渡大人，还是忍住了。这一夜他在

廊外遇到瘦削青年，脱口问了一
句：“不知冷大人得闲否？”“大人

在，您稍候。”只过了一小会儿，瘦
削青年即出来招手。

舒莞屏轻手轻脚走入。冷霖
渡正伏在长案前，那儿摊开一张

图，搁了几支笔和尺子。大人说一
声“请”，仍低头在图上标记什么。
舒莞屏看出这是一张近海地形图，
从渤海至黄海岸段，深入内陆几百
里，涵盖很大一片海域及半岛中
部、东部和南部山岭平原。冷大人
把笔掷下，递给他一杯茶。“大人，

我见到那条战舰了。”“嗯，醉翁之
意耳。”舒莞屏不解。冷霖渡解释：
“眼下至险仍为河东。官军这会儿
在海上停泊一条战舰，无非是摆出
一副架势，让我们首尾难顾。”

舒莞屏心窗洞开：“我也觉得
这条战舰是虚张声势。”“是的。不
过再来两艘、三艘又将如何？”“那

也很难靠岸登陆。”“嗯，就算是
吧。不过再问公子，若敌舰转攻浪
荡岛，又将如何？”舒莞屏从未这
样想过。他看案上那张图，发现这
座岛实在离得太近，上面已经做了
彩色标记。他突然有些明白了，点
头：“那也许会威胁南岸呢。敌人
如果接连往岛上增兵，再配合炮舰

轰击，就危险了。”
冷霖渡双手捧住滚烫的杯

子，笑吟吟看来：“我的公子，你说
的实在不错。过不了几天，我们就
会听到隆隆炮声，然后再有几艘战
舰赶来。沿岸防备是必须的，不过
最重要的，当是加固岛上防务。只

要敌人忌惮登岛，南岸自然无忧，
也就可以专心河东的战事了。”他

伸出瘦长的手指梳理稀发，仰起身
子。 （未完待续）

22 雨水
省上两会一结束，县上就及时传达了。大会上，

王中石书记除了强调经济工作外，撂下稿子，把北
斗镇温如风的事，讲了十几分钟。南归雁头低得再
没处低了，只感到无数双眼睛在他身上来回穿梭，
如芒刺在背。他就怕书记点他名，到底还是点了：
“南归雁呢？”他站了起来。王书记说：“你这名字很
好听哪，可你要是把北斗镇搞不好，大雁恐怕也难

归呀！春节前已经把事情闹得那么大了，我是怎么
批评提醒你们的？仍是得过且过、麻木不仁！”王中
石敲桌子了，吓得几个爱咳嗽的烟鬼都憋住了气。
“我倒不是痛惜状告我王中石，瞎了我的啥名声。我
是觉得永平县在全省本来就没地位，也没啥影响
力，这下好了，你给咱放了大大一个卫星哪！（又敲
了桌子）你回去看，要是连这么点事情都办不好，就
把辞职报告打上来，我随时给你批……”

这两天会，可是开得南归雁把人丢得连一丝丝
脸面都寻不见了。当初调他来时，也是谣言满天飞，
一会儿说他是市委组织部部长的人，一会儿又说他
是市委书记的远房侄儿，还有把关系扯到省上的。
自王中石在大会上把他提溜起来狠批一通后，谣言
就又来了：这货谁的人也不是，就是名字叫得怪，让
领导乱点了鸳鸯谱，让他拾了个活茬。他的确感到

压力有点大，加上母亲去世的哀伤、劳累，他都有点
躺下快起不来的感觉了。

王中石大会上批评完南归雁，下来问了问秘
书，是不是批评得有点重。秘书说，反正够他喝一壶
的，不过不批评也不行，一个温如风，看给县上捅下
多大娄子。紧接着，有关部门就问要不要给南归雁
一个处分，让他吸取教训。王中石说你们研究研究
吧。让他特别生气的是，温如风的事年前就已爆发，

他千叮咛万嘱咐，最后还是闹升级了。南归雁有不
可推卸的责任。可随后，他听到一个消息，说南归雁
母亲在春节前已下病危通知，他赶回去伺候几天后
就去世了。王中石对干部尽孝道一贯很提倡。连父
母都不孝敬的人，很难让人相信会对老百姓真好。
因此他立即制止了有关方面对南归雁的处分研判，
说：“没有那么严重，年轻干部嘛，批评批评就行了，
何况他家里的确有事。”他甚至还有点后悔，不该在

大会上让小伙子站那么久。虽然点名时是他自己站

起来的，但自己应该让他坐下再批评。温如风在省
城上演那一出，的确令王中石十分难堪，也十分恼
火。开会期间，不停地有人在用眼睛睃他，议论他，
搞得他很是狼狈。市委书记也在小组讨论会上点了
名，要求做好信访源头工作，不要把小事聚大，大事
聚炸。但仔细想想，南归雁干事还是很认真的。温如
风挨黑打后，听说他一头扎在医院三天三夜没合
眼。小伙子也特别想把全县经济最落后的北斗镇搞

上去，听说春节回家还在找人论证发展思路呢，他
就觉得有必要在批评后给年轻人解解包袱，让他好
轻装上阵。

王中石亲自主持召开了“村民温如风事件处置
工作专题会议”。不仅因为省市领导有批示，让把事
情妥善处理好，并要求上报结果，也是想在处理这
件事和其他类似问题上，就如何把握度的问题谈些

意见。县委一把手为一个告状村民开这样兴师动众
的会议，在县上还是第一次。

县上要求何首魁和安北斗列席这次重要会议。
当何首魁用偏斗摩托把安北斗拉到县委院子

时，会已经开始了。安北斗还是第一次踏进县委大
院最后边那个小院落，那是常委们办公的地方，甚
至有点神秘。有人端直把他们领进了会议室。

安北斗一眼看见王中石书记坐在最顶头的位

置，其余分坐两厢。外面还围了两圈。他也看见了南
归雁，虽在内圈，却排在末端。第二圈也是满的。他
和何首魁是被工作人员引导着坐在了第三圈。加起
来大概有三四十人参会。他们进门时，是信访局局
长正在说话，中心意思是：小事不要出村，大事不要
出镇，矛盾不能上交，一切问题都需就地化解。可安
北斗干了这么多年农村工作，一个突出感觉，就是
百人百性情，每一件事都有每一件事的搞法，有时

几乎很难有规律可循。比如温如风这个人，要发挥
村上领导优势，一下就砸锅了。他正是跟村上头头
铆上劲了，才如此“离经叛道”的。

他侧眼看了一下坐在身边的何首魁，何首魁正
在抖腿。也许是开摩托有点冷，他把腿抖得桌子腿
都跟着晃起来。在听完信访局局长的发言后，王书
记问：“北斗镇具体负责温如风事件的同志来了没

有？”办公室说来了，他和何所长就站起来打了个招
呼。王书记说：“好好，请坐下！你们说说，这件事怎
么才能又快又好地处理完结？”安北斗希望老何说，
何首魁偏让他说。面对这么多领导、这么大场面，他
脑子嗡的一下就乱了，嘴憋得像谁把鼓槌粘在了鼓
皮上一样，拿不起也敲不响。他勉强说了几句起因，
王书记就说：“只讲办法，不讲过程。过程我们都知
道了。看看你们还有什么好的对策。”这下把他弄得

更傻眼了，就随嘴咕哝了一句：“我保证……把人先
看住！”会议室一阵骚动。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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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包子铺前停下，每人要
了三个水煎包子。三个水煎包子一
碗辣汤，这是初平阳三十年来最信
得过的美食。远处有人用手提喇叭
喊：南来的北往的，哈尔滨的香港
的；东跑的西逛的，连云港的西藏
的；抽烟的喝酒的，没事满街乱走

的；走过路过不能错过……闹哄哄
的初平阳听不清卖的是什么，他
的心思只在包子和辣汤上。易长
安吃掉一个，放下筷子循声走过
去，等初平阳剩下的两个包子吃
完，他回来了。
“有好看的？”

“郑晓禾她爸在耍猴，猴子给
了他一耳光。”易长安哑着嗓子
说，“鹤顶唱大鼓的老魏在说《隋
唐演义》。”

第二天傍晚，他们给易培卿
打完酒，跑到河边的紫穗槐树丛
里。这一次易长安没有往外倒酒，
他从裤兜里摸出一个纸包，攥了

半天开始打开，脸色发白，两只手
一起哆嗦。淡黄色的粉末，像一撮
灰尘。“我外公就是吃了这个死

的，”易长安说，“他吃的应该没有
这个毒。卖药的说，它能放倒一头
牛。整整一头牛。平阳，你帮我数，
就数一、二、三。数到三我就倒。”

夜晚从运河上升起来，紫穗
槐和周围的草木在风里摇摆，仿佛
三步之外伏兵百万。“一、二———”
在“三”出口时初平阳一把抓过纸

包，团成团扔进了水里。两个人一
屁股坐到地上，张大嘴喘气，额头
上的汗珠子直往下掉。易长安哼
哼唧唧地哭，说：
“狗日的喝了酒就打我妈。”
那包老鼠药可能比较厉害。

次日清早，初医生端着铁观音到河

边散步，回来跟老婆孩子说，码头
旁边漂了不少死鱼。这事不常有。

这个时候易长安还小，过两
年明白了大人的事，除了恨易培卿
喝酒、打他妈之外，还恨他乱搞女
人。易培卿在花街是最早一批有
班上的人，提前成了“城里的”。一
周六天，穿上中山装，出门前把皮

鞋擦亮，拎着人造革黑皮包穿过花
街和西大街去文化站。人五人六
的挺像国家干部，去的还是文化单
位，虽然就是个整理图书的（其实
也没几本图书可以整理），但还是
挺能唬人；正走着回头清个嗓子，
两条街的女人眼就有点晕，忍不住

倚着门楼跟他调笑。她们撒着眼
风说，培卿啊，有空来家坐坐嘛。

四十岁以后他不那么挑了，
知道追求完美会很痛苦。标准必
须降低，看着不难受就行，反正蒙
上被子谁都一样。现在他要的不
是“审美”，是“尊严”；他要把被别
人“用”掉的重新“用”回来。他要
把老婆的“千人骑、万人睡”转变
为自己的“骑千人、睡万人”。兹事

体大，关乎尊严。作为男人，他常
想，我堂堂易培卿，凡事都得有点
样子。

有兴致了他也嫖。小城有小
城的好，哪条巷子里有香味大家
都知道，下了班他就骑着半旧的
永久牌自行车过去了。咳嗽两声，
整理一下中山装的风纪扣，推开
门进去；咳嗽两声，整理一下中山
装的风纪扣，拉开门出来。

易长安对易培卿在外的行径

一无所知，偷听了父母吵架才知
道，原来父亲也是个“烂男人”。老
婆肯定知道丈夫这些年的光辉事
迹，三次五次可以混过去，十次八
次可能也会混过去，再多一回你
就得露馅，身体撒不了谎：你把你
的不应期弄得一两个月那么长，

解释不通。但她不说，我过去不清
白，你现在很混乱，既然大家都不
是“好东西”，大哥别说二哥，扯平
了；就算抱怨一下，也仅限于两人
在卧室，压低了嗓子，不能让孩子
知道。但这次是过不去了，易培卿
跟文化站隔壁的剧院售票员搞上
了，大白天的。

那天放的电影是《金镖黄天
霸》，电影开始后半小时，易培卿
进了售票室。放了半小时不会再
有人买票半路进场，没人这么傻。
娇小的售票员把窗口关上，拉上
窗帘。没有床，他们就因地制宜靠
着一把椅子。难度相当大，但两个

人都勇于探索，充满了“与人斗，
其乐无穷”的革命大无畏精神。售

票员的丈夫带着刚来访的侄子敲
响售票室的门时，易培卿正把对
方的老婆抱在腰间颠动。若干年
后，易培卿开始研究中国娼妓史，
屡屡看到一个句子，“正弄到好
处”；一看到这句话，他就想起售
票室里的那个下午。他们正弄到
好处，他觉得售票员的下身像一

张销魂的嘴，简直要把他整个人吞
下去，而他也全身心地希望她把他
吃了，骨头都不吐。售票员的两条

光腿盘着他的腰，动若脱兔，两只
圆满的乳房随时要飞出去，听见敲
门声两人突然定住，售票员差点掉
下来。

磨蹭半天门总算打开，多好的
口才也说不清楚。售票员的丈夫让
侄子到门外去，此事儿童不宜。他
对易培卿说，把你的裤门扣好。这

家伙只是想带着侄子来走走后门，
省掉一张票钱，让侄子进去看大半
部电影，没想到撞到这种事。
“你想怎么办？”易培卿问那

家伙。
此后的很多年里，易培卿都

觉得售票员的丈夫冷静得如同一

场阴谋。“把我老婆弄成正式工。”
售票员的丈夫说。这个块头巨大
的年轻男人，抡起拳头完全可以把
他活活砸死。
“难度太大。”
“那我去请你们站长帮忙。”

售票员的丈夫说。
“不要随便麻烦领导。”易培

卿扣上裤门，他知道躲不过去了。
事情的结果是，他把家底子

全拿出来，买通了运河影剧院的领
导，给售票员争到了唯一的一个转
正名额。他把这件事办妥了以后，
售票员的丈夫找到文化站站长：贵
单位的流氓易培卿勾引我老婆，如

果你们处理不好，我找别人来处
理。站长想了想，说好吧。易培卿就

由图书管理员变成了个文化站看
大门的，兼及邮件收发。售票员的
丈夫走了一着险棋，但他成功了：
老婆成了正式工，老婆的情人变成
了个看大门的；他了解自己的老
婆，成了正式工之后她绝对不会看
上一个看大门的；他可以放心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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